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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有
一
項
統
計
說
，
香
港
人
一
生
要
花
三
個

月
找
尋
失
物
。
以
一
個
人
生
平
均
活
七
十
歲
計

算
，
三
個
月
共
九
十
一
天
，
即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四
小
時
，
即
一
年
花
三
十
一
點
二
小
時
，
也
就

是
一
天
花
五
點
一
三
分
鐘
，
應
該
不
算
太
多
。

年
紀
愈
大
，
當﹁
失
魂
魚﹂
的
時
間
愈
多
。
我

自
己
便
是
這
樣
。
老
伴
更
糟
，
有
點
腦
退
化
，
經

常
忘
記
取
回
放
證
件
、
鈔
票
的
小
錢
包
。
有
一
次

在
一
家
酒
家
與
家
人
茶
敍
時
就
忘
記
拿
回
，
又
不

知
丟
在
哪
裡
，
好
在
大
女
兒
竟
想
到
那
家
酒
家
去

找
，
而
酒
家
經
理
又
是
老
實
人
，
他
說
依
稀
認
得

我
，
但
不
知
我
的
地
址
和
電
話
，
還
是
原
封
不
動

地
留
着
，
終
於
完
璧
歸
趙
。

我
在
離
開
家
裡
或
辦
公
室
的
時
候
，
最
容
易
忘

記
帶
上
的
，
第
一
位
是
鎖
匙
包
，
第
二
位
是
手
提

電
話
，
第
三
位
是
眼
鏡
。

鎖
匙
包
有
十
支
左
右
的
鎖
匙
，
包
括
門
鎖
、
抽
屜
等
等
。

一
般
坐
上
辦
公
桌
，
就
會
把
它
放
在
桌
子
上
，
或
插
在
抽
屜

匙
孔
裡
。
有
時
匆
匆
出
門
，
便
忘
了
。
手
提
電
話
，
因
為
接

聽
之
後
放
在
桌
上
，
也
很
容
易
忘
記
取
回
。
至
於
眼
鏡
，
因

為
坐
在
桌
上
寫
東
西
或
看
文
件
，
用
的
是
老
花
眼
鏡
，
出
門

戴
的
是
另
一
副
近
視
眼
鏡
，
由
於
做
過
白
內
障
手
術
，
近
視

已
減
至
一
百
度
左
右
，
不
戴
也
可
以
勉
強
看
得
見
前
路
，
於

是
每
每
放
下
老
花
鏡
，
便
忘
記
戴
上
近
視
鏡
。

還
有
就
是
尋
覓
資
料
。
我
不
善
用
電
腦
查
閱
資
料
，
往
往

在
報
上
看
到
一
些
可
供
參
考
的
報
道
，
便
剪
下
來
，
或
者
在

圖
書
館
借
用
的
書
刊
，
也
影
印
以
便
存
查
，
但
材
料
多
了
，

記
得
曾
經
在
某
報
某
刊
看
過
，
卻
遍
找
不
到
，
剪
出
、
複
印

的
工
夫
便
白
費
了
。

我
有
兩
次
被
扒
手
偷
去
名
貴
物
品
，
印
象
深
刻
。
第
一
次

是
早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我
剛
出
來
工
作
的
時
候
，
一
位

老
友
贈
送
我
一
支
名
貴
的14K

金
犀
飛
利
金
筆
，
當
時
價
值

逾
百
，
今
天
可
達
數
千
，
但
就
在
乘
搭
巴
士
時
被
偷
去
。
另

一
次
去
汕
頭
參
加﹁
同
一
首
歌﹂
晚
會
，
人
山
人
海
，
中
場

去
廁
所
時
，
左
右
兩
個
褲
袋
袋
着
的
照
相
機
和
手
機
都
被
偷

去
。

失物和失竊

有
人
認
為
十
九
世
紀
是
英
國
人
的
世
紀
，

二
十
世
紀
則
屬
美
國
人
，
廿
一
世
紀
將
會
是

中
國
人
的
世
紀
。
這
個
說
法
流
傳
甚
廣
。
美

國
人
多
用
英
語
，
連
續
兩
個
世
紀
都
是
英
語

國
家
做﹁
國
際
盟
主﹂
，
英
語
成
為
當
今
國

際
政
經
文
化
交
流
的
通
用
語
言
，
順
理
成
章
之

至
。
現
時
歐
美
發
達
國
家
大
都
在
基
礎
教
育
上
開

辦
中
文
選
修
課
，
反
應
熱
烈
，
或
可
視
為
世
運
變

遷
之
兆
。

香
港
回
歸
中
國
十
多
年
，
許
多
行
業
的
運
作
仍

以
英
語
溝
通
為
主
，
雖
然
這
個
趨
勢
逐
漸
被
扭

轉
，
但
是
在
個
別
專
業
，﹁
慣
性﹂
的
力
量
仍
然

龐
大
。
那
邊
廂
外
國
小
孩
對
學
習
中
文
趨
之
若

鶩
；
這
邊
廂
香
港
仍
有
許
多
家
長
抱
有
棄
中
取
英

的
心
態
，
認
為
小
孩
中
文
好
不
好
並
不
重
要
，
從

小﹁
學
好﹂
英
語
才
是
當
務
之
急
。

有﹁
專
家﹂
認
為
學
外
語
愈
早
愈
好
，
所
以
現

在
香
港
不
乏
有
小
孩
才
兩
三
歲
便
要﹁
報
讀﹂
全

用
英
語
的﹁
遊
戲
小
組﹂
︵play

group

︶
。
本
地

研
究
粵
方
言
的
前
輩
劉
鎮
發
老
師
戲
言
，
對
仇
人

的
詛
咒
，
最
毒
是
咒
他
下
一
世
投
胎
做
香
港
的
小
孩
，
還
未

學
會
走
路
說
話
，
就
要
上
學
去
。
我
就
湊
興
說
：﹁
這
還
不

夠
，
人
家
只
上
一
次
幼
稚
園
；
更
惡
毒
的
詛
咒
是
每
天
分
別

到
兩
家
幼
稚
園
，
上
午
校
和
下
午
校
各
讀
一
遍
！﹂

語
言
文
字
作
為
溝
通
媒
介
，
需
要
分
為
閱
讀
、
書
寫
、
聆

聽
和
講
話
四
個
部
分
，
四
者
有
相
關
處
，
亦
各
自
獨
立
。
當

代
社
會
教
育
普
及
，
香
港
年
輕
人
都
能
上
學
，
只
有
少
量
長

者
真
的
目
不
識
丁
。
許
多
年
輕
人
就
不
知
道
有
人
學
了
外

語
，
只
能
講
而
不
會
寫
。
著
名
電
影
演
員
成
龍
的
英
語
好
不

好
？
口
語
溝
通
只
在
涉
及
電
影
和
日
常
生
活
尚
可
，
要
他
閱

讀
英
文
小
說
或
用
英
文
作
文
就
肯
定
難
倒
他
。

現
時
香
港
最
興
盛
的﹁
英
文
幼
稚
園﹂
都
標
榜
有﹁
洋

婦﹂
老
師
，
全
英
語
上
課
作
為
賣
點
，
很
能
針
對
許
多
自
身

英
文
水
平
不
高
的
家
長
所
求
，
他
們
常
會
以
為
說
話
似
洋
人

就
是
英
文
水
平
好
。
在
今
時
今
日
的﹁
教
學
市
場﹂
，﹁
學

好
英
文﹂
這
回
事
，
每
每
轉
化
為
追
求﹁
考
好
英
文﹂
。
此

後
，
申
請
入
讀﹁
名
牌﹂
小
學
一
年
級
的
面
試
，
要
小
孩
用

英
語
對
答
，
難
免
偏
重
於
聽
和
講
，
重
會
話
而
輕
讀
寫
，
最

終
會
成
為﹁
單
提
馬﹂
！

但
是
從
市
場
推
廣
策
略
的
角
度
來
看
，
重
會
話
而
輕
讀
寫

的
方
針
效
率
最
高
。
家
長
自
己
使
用
英
文
的
能
力
平
庸
，
他

們
根
本
不
會
分
辨
文
章
的
好
壞
，
但
是
對
於
老
師
和
學
生
說

英
語
時
像
不
像
洋
人
的
腔
調
，
倒
還
有
少
許﹁
鑑
賞
力﹂
，

﹁
名
校﹂
做
宣
傳
時
就
必
然
以
此
為
着
力
點
。
多
年
前
曾
經

出
席
一
間﹁
名
牌﹂
小
學
的
大﹁
騷﹂
︵
即show

，
北
方
方

言
稱
為﹁
秀﹂
︶
，
就
赫
然
有
小
學
生
示
範
朗
讀
長
篇
英

文
，
聽
其
內
容
，
由
遣
詞
用
字
推
想
，
恐
怕
是
老
師
代
筆
，

學
生
唸
口
簧
而
已
。

多
聽
多
講
，
會
話
才
有
可
能
流
暢
。
至
於
讀
與
寫
，
則
要

有
興
趣
去
閱
讀
，
有
熱
誠
去
寫
作
，
才
有
可
能
達
致﹁
熟
能

生
巧﹂
的
功
效
。
歸
根
到
底
，
不
論
中
文
或
英
文
，
上
課
或

許
可
以
幫
助
考
得
好
成
績
，
要
真
的
學
好
，
還
得
要
靠﹁
自

力﹂
︵
自
修
︶
，﹁
他
力﹂
︵
老
師
上
課
時
所
教
︶
只
能
錦

上
添
花
！

學好靠自力

春
節
就
要
到
了
，
可
從
江
西
一
個
偏
遠

的
無
名
小
鎮
出
來
已
久
、
一
直
在
浙
江
寧

波
打
工
的
老
劉
卻
有
點
兒
怕
回
家
，
他
不

是
沒
錢
回
家
，
而
是
怕
回
到
家
後
，
親
人

們
肯
定
會
對
他
進
行
的﹁
關
於
錢﹂
的
拷

問
。關

於
錢
，
這
半
年
多
來
幾
乎
成
了
老
劉
心
中

的
一
個
魔
鬼
。
從
去
年
春
天
一
直
到
今
天
，
從

虛
擬
的
網
絡
空
間
一
直
到
真
實
的
社
會
人
間
，

真
是
有
太
多
的
人
都
在
拿
他
說
事
︱
說
他
甚

麼
事
呢
？
說
他﹁
有
錢
，
就
是
這
麼
任
性﹂
！

但
老
劉
真
有
錢
嗎
？
他
覺
得
很
冤
枉
，
他
說

自
己
在
寧
波
就
是
做﹁
空
調
工﹂
謀
生
，
能
有

甚
麼
錢
？

可
他
這
話
沒
人
信
，
因
為
有
事
實
為
證
。
去

年
4
月
，
老
劉
在
網
上
花
一
千
七
百
六
十
元
買

了
一
款
男
性
保
健
品
。
不
久
之
後
，
他
接
到
一

個
陌
生
號
碼
的
電
話
，
對
方
稱
他
必
須
再
買
其

他
配
藥
，
保
健
品
才
會
有
療
效
。
老
劉
信
以
為

真
，
又
匯
去
了
五
千
五
百
元
。
如
此
這
般
，
一

直
到
老
劉
被
騙
了
七
萬
元
的
時
候
，
他
表
示
當

時
已
經
發
現
被
騙
了
，
但
又
想
：﹁
才
這
麼
點
錢
，
公
安

應
該
不
會
管
的
，
乾
脆
就
賭
一
把
，
繼
續
讓
騙
子
騙
，
把

數
額
弄
大
一
點
！﹂
於
此
可
謂﹁
欲
擒
故
縱﹂
，
或
亦
可

謂﹁
請
君
入
甕﹂
，
老
劉
還
有
詳
解
：﹁
當
時
一
方
面
我

是
想
穩
住
騙
子
，
找
機
會
報
警
。
另
一
方
面
，
騙
子
也
說

會
退
錢
，
我
想
或
許
真
能
把
錢
拿
回
來
。﹂

於
此
可
見
，
這
個
春
節
還
怕
回
家
的
老
劉
並
不
是
那
麼

﹁
任
性﹂
，
而
是
大
智
若
愚
啊
！
但
互
聯
網
就
是
那
麼

﹁
任
性﹂
︱
網
絡
流
行
語
更
是
那
麼
任
性
，
一
時
間
，

﹁
洞
悉﹂
這
老
劉
受
騙
及
其
應
對
故
事
的
網
民
們
都
狂
歡

了
，﹁
有
錢
，
就
是
這
麼
任
性﹂
這
網
絡
流
行
語
於
是
四

處
流
傳
了
。

但
這
並
非
全
部
事
實
。
這
個
故
事
的
後
來
發
展
基
本
是

如
老
劉
所
料
，
他
繼
續
拖
着
，﹁
我
就
是
想
看
看
，
他
們

究
竟
能
騙
我
多
少
錢
！﹂
結
果
，
騙
子
終
至
騙
到
手
五
十

四
萬
四
千
元
之
日
，
也
即
是
老
劉
或
許﹁
偷
着
樂﹂
，
而

﹁
法
網
恢
恢
，
疏
而
不
漏﹂
之
時
。

從
這
個
角
度
上
說
，
老
劉
之﹁
任
性﹂
也
不
是
沒
有
他

的
道
理
，
而
廣
大
網
友
們
紛
紛
調
侃
他﹁
有
錢
，
就
是
這

麼
任
性﹂
，
也
並
非
是
認
為
他
真
就
那
麼﹁
有
錢﹂
。
老

劉
說
，
他
當
時
被
騙
的
不
少
錢
都
是
向
親
友
們
借
來
的
。

哦
，
這
也
許
就
是
他
春
節
有
點
兒
怕
回
家
的
原
因
之
一

吧
？誰

知
道
呢
。
這
個
至
今
連
真
名
實
性
都
不
願
公
之
於
眾

的
老
劉
，
還
真
是
有
點
意
思
！

「任性」的故事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有
位
朋
友
，
參
加
音
樂
興
趣
班
，
只
是
簡

單
的
課
堂
考
試
，
要
站
在
同
學
面
前
唱
一
首

歌
而
已
，
已
緊
張
得
全
程
在
儍
笑
。
她
說
有

些
同
學
在
事
前
頻
頻
上
廁
所
，﹁
我
平
日
在

浴
室
唱
得
有
聲
有
色
的
，
但
站
在
人
前
便
頓

時
慌
慌
張
張
。
明
知
只
是
興
趣
班
，
也
難
以
控
制

地
怕
得
要
命
，
真
沒
用
！﹂

朋
友
的
心
情
我
絕
對
明
白
，
我
也
是
那
類
要
公

開
在
人
前
說
點
甚
麼
或
做
點
甚
麼
，
便
心
生
害
怕

的
人
，
我
會
一
時
間
腦
子
空
白
一
片
，
心
情
忐
忑

不
安
。

另
一
位
經
常
表
演
唱
歌
的
朋
友
說
：﹁
我
在
表

演
前
也
會
緊
張
，
這
是
在
所
難
免
的
。
我
不
斷
找

表
演
的
機
會
，
就
是
為
了
鍛
煉
自
己
的
膽
量
。
有

時
不
夠
熟
習
或
不
夠
好
，
是
緊
張
的
原
因
，
如
果

是
滾
瓜
爛
熟
的
，
對
自
己
有
信
心
的
人
，
就
不
會

緊
張
。﹂

﹁
有
些
人
的
經
驗
是
剛
站
在
台
上
雙
腳
發
軟
，

但
投
入
表
演
後
便
放
鬆
了
，
最
後
發
覺
沒
甚
麼
好

害
怕
的
。﹂

她
說
的
是
，
我
們
緊
張
，
有
時
是
因
為
對
得
失

太
着
緊
，
怕
表
現
不
好
羞
人
，
怕
人
家
取
笑
，
怕
給
比
下

去
，
怕
人
家
知
道
自
己
差
，
怕
得
分
太
低
…
…
一
言
以
蔽

之
，
是
怕
衰
。

大
家
都
明
白﹁
害
怕﹂
這
東
西
，
全
然
是
個
人
的
心
魔
，

是
自
己
給
自
己
的
壓
力
。
如
果
我
們
不
理
人
家
怎
樣
看
，
取

笑
由
人
，
自
知
技
不
如
人
，
預
期
分
數
會
低
，
但
願
意
去
嘗

試
。
若
能
有
這
份
豁
出
去
的
心
態
，
相
信
緊
張
害
怕
的
心
理

會
大
大
降
低
。

有
時
我
會
心
裡
怪
責
自
己
：﹁
活
到
這
年
齡
了
，
還
怕
這

怕
那
的
，
才
羞
人
。﹂

但
這
些
緊
張
看
來
是
人
大
了
的
弱
點
，
看
，
大
部
分
兩
三

歲
的
小
孩
都
不
會
害
羞
，
要
他
唱
歌
跳
舞
，
大
都
蹦
蹦
跳
跳

地
表
演
。
可
是
孩
子
愈
大
，
便
愈
會
緊
張
，
到
長
大
了
便
都

要
臉
，
膽
量
都
給
磨
掉
了
。

看
來
我
們
要
放
下
身
段
，
回
到
孩
提
的
心
態
，
才
能
擺
脫

害
怕
這
枷
鎖
。

怕得要命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樂
壇
天
王
周
杰
倫
在
英
國
舉
行
童
話
式
婚

禮
後
，
有
生
意
頭
腦
的
英
國
朋
友
艾
迪
立
即

計
上
心
頭
，
準
備
開
辦
英
國
婚
禮
公
司
，
專

攻
中
國
內
地
新
人
。
他
說
，
中
國
的
新
娘
肯

定﹁
豪﹂
得
起
，
她
們
除
了
向
男
方
要
屋
要

車
外
，
現
在
還
可
以
要﹁
像
周
杰
倫
那
樣
的
浪
漫

婚
禮﹂
。

聽
說
，
周
杰
倫
花
費
了
二
千
三
百
多
萬
港

元
，
包
括
六
十
名
親
友
赴
英
觀
禮
的
機
票
和
食

宿
、
新
娘
婚
紗
、
租
用
教
堂
、
古
堡
派
對
和
拍

M
V

等
。

從
網
頁
資
料
得
悉
，
周
杰
倫
所
租
用
的
約
克

郡
塞
爾
比
教
堂(Selby

A
bbey)

，
總
花
費
其
實
不

足
一
萬
二
千
港
元
︵
場
租
：
四
百
四
十
五
英
鎊
、

奏
風
琴
：
一
百
六
十
八
鎊
、
詩
歌
班
：
一
百
二
十

鎊
、
教
堂
敲
鐘
：
一
百
六
十
鎊
、
鮮
花
佈
置
：
八

十
鎊
。
總
數
：
約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港
元
︶
。

難
怪
艾
迪
說
，
由
他
去
籌
辦﹁
周
杰
倫
婚

禮﹂
定
然
賺
大
錢
。

塞
爾
比
教
堂
有
九
百
年
歷
史
，
屬
於
英
國
國

教
聖
公
會
。
根
據
條
例
規
定
，
申
請
在
該
教
堂
行

婚
禮
的
新
人
，
必
須
是
當
地
居
民
︵
居
住
半
年
以

上
，
平
均
每
月
最
少
去
過
教
堂
一
次
︶
、
或
曾
在

該
教
堂
領
洗
、
或
父
母
在
該
教
堂
結
婚
…
…
。

周
杰
倫
神
通
廣
大
，
過
去
半
年
曾
經
每
月
來

英
祈
禱
一
次
？
艾
迪
解
釋
，
外
國
人
不
受
條
例
規
限
，
可
以

直
接
與
教
區
牧
師
商
議
。
他
有
把
握
說
服
牧
師
，
通
行
無

阻
。至

於
周
杰
倫
行
完
婚
禮
後
開
派
對
的
霍
華
德
古
堡(C

astle
H
ow
ard)

，
租
用
費
亦
不
貴
。
最
低
消
費
︵
側
廳
︶
八
千
英

鎊
︵
約
九
萬
六
千
港
元
︶
；
最
貴
︵
主
廳
︶
一
萬
五
千
鎊
，

餐
飲
費
另
計
。
古
堡
有
三
百
年
歷
史
，
佔
地
逾
千
畝
，
森
林

湖
泊
的
景
色
如
畫
，
屬
於
英
國
最
優
美
的
古
堡
之
一
。
艾
迪

說
，
婚
禮
完
畢
後
，
不
妨
留
在
古
堡
度
蜜
月
。

艾
迪
的
婚
禮
公
司
賺
錢
大
計
，
仍
屬
白
日
夢
。
我
提
醒

他
，
中
國
的
新
娘
很
實
際
，
屋
子
和
車
子
可
以
摸
得
到
，
浪

漫
的
童
話
不
可
靠
。

內地新娘愛浪漫婚禮？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芙蓉街是濟南的一條老街巷，也是老城標誌性
街區之一。來濟的外地遊客，都會來這裡逛逛，
街巷兩邊的小店舖琳琅滿目，讓人目不暇接，而
那種古色古香，又芬芳着人們的心靈，擁有另一
番古典的收穫。
我愛芙蓉街的喧囂，那是真實的市聲。如張愛
玲曾說過：「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
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
睡得着覺的。」在人群中挪着腳步，抬頭仰望狹
窄的天空，彷彿一下子穿越到過去。大膽設想一
把：與詩人董芸做鄰居，「老屋蒼台半畝居，石
樑浮動上游魚。一池新綠芙蓉水，矮几花陰坐着
書」，把日子過成詩，是多麼美好的生活啊！那
年冬天的臘八節，趕上芙蓉街關帝廟舉辦的「捨
粥」活動，我跟着很多人一起喝粥，還有幸參觀
了關帝廟，拜訪了「關公」，那場面難忘至極。
前來領粥的人自覺的排成長長隊伍，氣溫降至
零下，人們穿得圓圓胖胖，但熱情絲毫不減：路
過的遊客，本地的市民，還有當年在此居住的老
街坊們，而盛粥、發粥的人更是忙得熱火朝天。
遇見一對情侶模樣的年輕人，領來一碗粥，在牆
角處，女的端着喝一口，再餵男的喝一口，臉上
漾着甜美的幸福。上了歲數的老人，動作遲緩，
卻大口喝着粥，喝完後用手抿下嘴，不住說道：
「好！今年的粥好喝！」小孩子捧着小碗，邊喝
邊問，滿是好奇。還有人擠進廟裡，遠遠地喊
道：「我的大米用上了嗎？」原來，製作粥的大
米、紅棗、各種食材等，都是附近商舖和熱心市
民捐贈的，那個人是一店舖的老闆。
煮粥、捨粥、喝粥，整條街上熱氣繚繞，幾乎
沸騰。旁邊一位老伯顧不上喝粥，他舉着單反相
機變幻着姿態拍照，高嗓門說道：「大夥兒喝完
粥，沾沾關老爺、武財神的財氣，來年過好日子
咧！」喝下這碗粥，我身心都暖和過來了，手也

熱乎乎的。
芙蓉街從南到北，共有四座廟宇，分別是土地
廟、龍神廟、關帝廟和濟南府學文廟。以前我去
過府學文廟，關帝廟還是第一次注意到。關帝
廟，供奉的是三國蜀將關羽。據《三國演義》記
載：「關羽身長九尺，面赤，十分英武，為蜀漢
五虎上將之首。」關羽死後，經歷代朝廷褒封，
被奉為「關聖帝君」，人們尊稱為「關公」。民
間把關羽奉為「武聖人」，與「文聖人」孔子齊
名。明朝年間，濟南的關帝廟有上百座，分別建
於後宰門街、估衣市街、將軍廟街、正覺寺街、
平泉胡同等，當中芙蓉街上的關帝廟最有分量，
始建於清代中期，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歷史。
今日的芙蓉街關帝廟，由民宅式廟門一間、正
殿三間和新建的南北廂房組成。大殿內的關公像
威嚴雄武，通身碧綠，用整塊巨型岫玉雕製而
成。廟內的碑刻很有歷史淵源：康熙五十九年(一
七二零年)《重立考棚碑記》石碑，碑首刻着「共
則昭垂」四個大字，碑文卻是貢院的考試規則，
考試規則為何放在這裡呢？這裡有一段來歷。明
代洪武年間，山東最高行政與軍政機關─承宣布
政使司與都指揮使司，將山東省會由青州遷到濟
南，將府院設在貢院，考棚號舍有六千餘間，到
了清代已經逾萬。尊照「左文右武」的傳統，省
政府的左面是府學文廟，便選在不遠處建了關帝
廟。貢院考棚離關帝廟很近，各地前來趕考的士
子都去廟裡求籤問卜，關帝在上，神明不欺，秀
才們閱讀碑文會徒生敬畏感，打消作弊的念頭。
另一塊石碑，為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重
修芙蓉街北首布政司小街東口路東關帝聖君廟碑
記》石碑，是吉祥號、同祥永、製香樓、信義
號、瑞寶樓等二十家商舖為首事，組織兩街商
家，捐資興廟，立碑以記。清朝年間，芙蓉街和
小布政司街一帶商賈字號雲集，銀行、銀爐、當

舖、書坊、古玩舖、鞋帽舖、綢布莊等，像瑞蚨
祥綢布店、「文升祥」百貨店、濟南「一珊號」
眼鏡店，還有教育家鞠思敏創辦的濟南教育書
社，是一塊招財進寶的風水寶地。老濟南有「三
山不見，四門不對，一街埋金」的說法，其中的
「埋金之街」，就是指芙蓉街。廟門有一對聯：
「街因芙蓉飄香氣，廟為關帝頌聖名。」
後來，商家漸次零落，「文革」時期遭廢棄，
上世紀六十年代改為糧店。「聖廟為糧店已有
年。盛世萬事興，有生於廟前六十米處之郭玉山
先生，欲續已斷六十年之香火」，在國外經商的
郭玉山回國後，本着「修舊如舊，恢復原貌，廟
門、正殿不可動」的原則，斥資重修關帝廟。他
跑遍新疆、河南、遼寧三大玉石產地，最終選用
遼寧岫玉，以雕關帝坐像。修復樑椽，更換屋
瓦，繪製壁畫，疏理芙蓉、武庫、飛霜三泉，於
二零零九年修葺完成，正式對外開放。郭氏立有
《重修芙蓉街關帝廟記》石碑，記載修廟之事。
大殿的對聯十分耀眼，「左明湖右名泉湖泉共映
聖德；上皇天下黃地天地同仰帝威。」
令人驚喜的是修繕關帝廟時，工作人員在大殿
地下挖掘出三塊古老石碑，刻於康熙年間，其中
一塊刻有：「百年之武庫、飛霜、芙蓉泉，北住
泮宮」，經過專家論證，關帝廟芙蓉泉正是芙蓉
泉「真身」。如今此地砌成放生池子，池裡的水
就是從泉子裡引流出來的，清澈見底。芙蓉泉，
給關帝廟平添幾分神秘感。
關帝廟內莊嚴肅穆，遊客三三兩兩，多是慕名

而來；而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織，恍若兩個世
界。
走進關帝廟，上一炷香，許一個願，存敬畏

心，除此之外，現代人還會有甚麼昭示？我在臘
八節喝「捨粥」時，找到了答案─是對關公
「忠、信、義、勇」精神的拱手承接，也是對先
民理想的虔誠珍視─關帝廟是我們的精神坐標。
歷史不就在你疊着我、我疊着你的掌溫中流轉下
來，古跡看得見、看不見的鄉土情感，不就在你
叮嚀我、我叮嚀你的口頭上結了親。
除了每年臘八節關帝廟舉辦盛大的「捨粥」，

正月初五財神日「關公巡遊」也是異常熱鬧。將
玉關帝像放入神龕中，由八個人抬着朱紅大轎巡
城，後面跟着浩浩蕩蕩的遊人。從關帝廟出發，
經芙蓉街向南走，到泉城路商業街，再到縣西
巷、明湖路，進入百花洲一帶的老城區，走街串
巷，聲勢浩大。
浮躁的時代，有一個地方能夠使我們遠離聒

噪，保持虔敬，重溫忠義，如此溫婉的慰藉，也
是撼人心魄的力量；功利的社會，一座城的人在
相同時間、相同地點，一起敬仰和祈禱，如此的
儀式，也是淨化靈魂的過程。
那一碗捨粥，因着碗底的「情」字，變得溫暖
肺腑；那一場巡遊，因着關公的護佑，變得神聖
巍峨；那一次對視，因着一份虔誠，收穫精神明
亮。掀開歷史的帷幔，它的正氣，它的美善，於
我的掌心中永世傳遞，在大地上迴響着鏗鏘有
力、振聾發聵的聲響，若鐘磐，似轟鳴，所到之
處，皆是神跡。

芙蓉街上拜「關公」

百
家
廊

雪

櫻

立
春
已
過
，
羊
年
也
至
。
內
地
人
行
大
放

水
九
千
億
，
意
外
降
準
備
金
救
市
，
中
央
谷

資
本
市
場
，
向
市
民
提
早
大
派
利
是
，
雖
然

有
些
突
然
，
可
惜
環
球
貨
幣
戰
火
愈
炒
愈

烈
，
股
民
慎
重
起
見
，
不
敢
太
投
入
。
執
筆

之
時
．
恒
生
指
數
二
萬
五
千
點
如
銅
牆
鐵
壁
，
不

易
攻
破
。
不
過
，
股
民
對
後
市
仍
然
有
憧
憬
，
內

地
再
放
寬
銀
根
，
香
港
恒
指
二
萬
五
千
點
指
日
可

待
。
中
國
放
水
應
對
環
球
貨
幣
戰
，
必
將
保
持
幣

值
寬
鬆
，
通
脹
必
將
持
續
放
緩
。
環
球
商
品
市
場

羊
年
更
為
複
雜
，
特
別
是
油
價
下
降
，
不
知
伊
於

胡
底
，
雖
然
間
有
回
升
，
相
信
只
是
技
術
反
彈
而

已
。
因
為
環
球
經
濟
下
行
，
燃
油
供
過
於
求
，
很

難
回
到
百
元
水
平
。

華
人
傳
統
習
俗
，
歲
晚
婚
嫁
多
購
買
金
飾
黃

金
。
農
曆
十
二
月
俗
稱
為
臘
月
，
十
二
月
初
八
北

方
人
喜
食
臘
八
粥
，
年
關
進
入
高
潮
，
尾
牙
、
小

年
、
謝
灶
、
洗
邋
遢
、
辦
年
貨
、
團
年
飯
，
風
俗

民
情
千
年
不
變
，
惟
各
地
習
慣
有
異
，
各
有
特
色

而
已
。
現
行
廉
政
反
腐
作
風
大
行
其
道
，
自
古
以

來
臘
月
廿
四
謝
灶
，
寓
意
酬
謝
灶
君
整
年
關
照
，
酬
謝
神

恩
，
未
能
稱
之
為
賄
賂
也
。
年
廿
八
洗
邋
遢
，
現
今
稱
為
大

掃
除
，
現
時
流
感
肆
虐
，
全
家
總
動
員
清
潔
家
居
。
在
北
方

而
言
，
年
廿
八
把
麵
發
。
北
方
人
過
年
最
喜
包
餃
子
，
合
家

圍
爐
吃
餃
子
團
年
，
稱
之
為
團
年
飯
。
至
於
南
方
人
吃
年
糕

﹁
年
年
高﹂
，
油
角
、
煎
堆
寓
意
金
銀
滿
屋
。
北
方
人
手

巧
，
剪
花
紙
佈
置
廳
堂
別
有
特
色
，
香
港
人
則
愛
行
花
市
，

買
年
花
回
家
佈
置
，
寓
意
吉
祥
。
至
於﹁
辭
歲﹂
、﹁
守

歲﹂
、﹁
迎
歲﹂
、﹁
賀
歲﹂
，
千
家
萬
戶
皆
如
此
。

有
堪
輿
家
預
測
羊
年
離
地
交
通
工
具
有
難
，
不
幸
言
中
，

羊
年
立
春
日
台
灣
發
生
空
難
，
多
人
死
傷
失
蹤
，
其
中
有
內

地
同
胞
多
人
，
令
人
心
中
黯
然
難
過
。
大
家
出
入
注
意
平
安

之
餘
，
飲
食
安
全
同
樣
重
要
。
由
於
部
分
同
胞
對
內
地
出
品

的
食
品
安
全
不
信
任
，
紛
來
港
辦
年
貨
，
新
界
北
區
人
頭
湧

湧
，
都
是
來
港
遊
客
，
其
中
不
乏
水
貨
客
。
雖
然
於
經
濟
有

利
，
但
也
為
北
區
居
民
出
入
生
活
帶
來
不
便
，
望
兩
地
同
胞

忍
讓
、
和
諧
、
包
容
，
快
快
樂
樂
迎
新
歲
。

我
也
準
備
買
年
花
，
年
年
到
花
墟
趁
熱
鬧
，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
劉
禹
錫
名
句﹁
惟
有
牡
丹
真
國
色
，
花
開
時
節
動
京

城﹂
，
牡
丹
最
合
我
意
，
桃
花
也
是
我
至
愛
。
年
過
半
百
的

我
每
年
買
桃
花
，
不
是
希
望
行
桃
花
運
，
而
是
希
望
廣
結
桃

花
緣
。
因
緣
是
桃
花
緣
，
廣
交
朋
友
，
共
建
和
諧
社
區
，
是

港
人
的
願
望
。
水
仙
花
純
潔
而
充
滿
生
氣
，
深
受
人
喜
愛
。

三
十
年
前
我
曾
到
福
建
漳
州
盛
產
水
仙
花
之
地
一
遊
，
令
我

眼
界
大
開
，
至
今
印
象
難
忘
，
而
時
興
的
年
花﹁
五
代
同

堂﹂
，
乃
幸
福
家
庭
之
願
望
也
。

廣結桃花緣 思旋
天地
思 旋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2月9日（星期一）

■芙蓉街是濟南的著名景點。 網上圖片


